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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调整既得利益格局要下决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表示，当前经济结构扭曲，社会矛盾突出，不解决将引发大矛盾

改革到了“临界点”

新京报：温家宝总理年初
重提了小平南巡讲话“不改革
死路一条”，《人民日报》也发
了评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
也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现在
我们的改革面临什么形势？

宋晓梧：经济体制和社会
管理等各方面，应该说问题都
比较突出了。小平同志南巡
讲话以后，明确了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社会
各个方面活力确实因为市场
化的改革调动起来了，国有企
业也搞活了。这些年经济上
取得的成绩世界瞩目。

但发展有阶段性，现在回
过头来看，我们有些问题考虑
得并不是非常全面。要看到，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下，经
济社会等方面逐步积累起来
的问题，许多已经到了“临界
点”，再不解决会引起比较大
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

新京报：你强调临界点，
到了什么样的临界点？

宋晓梧：正像温家宝总理
这次重提邓小平的讲话“不改
革就死路一条”。

新京报：哪些地方到了临
界点？

宋晓梧：一是经济结构严
重扭曲。比如投资和消费比
例失调、内需外需的比例失
调、产能严重过剩，资源过度
消耗，环境严重污染，劳动力
成本压得过低。

社会方面的问题更突出，
像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劳资矛
盾尖锐等。按社科院发布的
一项研究报告，与世界上人均
GDP大致相同的国家相比，我
们的社会结构比经济结构滞
后 15 年。这是社会问题多发
的主要原因。

现在收入分配是倒
“丁”字形

新京报：有人觉得现在经
济发展这么快，形势一片大好。

宋晓梧：确实，有些学者
和官员，认为经济发展这么
快，形势很好。对比欧美现在
的金融危机、债务危机，更是
认为我们一枝独秀。照原样坚
持干下去，过15年、20年，GDP
总量世界第一了，经济、社会问
题自然会解决。这种观点仍然
是“ 唯 GDP”论 。 好 像 人 均
GDP 发展到了 1 万多美元，经
济、社会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这是本末倒置。如果我们不解
决当前的经济结构扭曲、不解

决当前突出的社会矛盾，我们
的经济就很难再有比较平稳的
增长，而且将来社会可能出现
大问题。

新京报：你刚才讲了经济
结构扭曲，会带来什么问题？

宋晓梧：南美各国的经验
教训很多，可能导致发展停顿、
中断，社会矛盾剧烈爆发。我
们的收入分配差距，高于发达
国家，也高于跟我们差不多的
中等收入国家。如果再继续扩
大，很危险。收入差距问题，已
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

新京报：收入分配直接影
响普通人对经济发展的感受。

宋晓梧：现在收入分配两
极分化严重。在国内，一部分
有钱的人，可以买 30、50 套房
在那里等着涨价，普通老百姓
连一套都买不起。我们现在
的收入分配，是倒“丁”字形，
上层的一小块，中间很细，下
面一大块。这样下去，两极分
化会造成社会的断裂。我们
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社会主义最大的特点是共
同富裕。如果分配差距过大
长期得不到解决，会严重损害
社会的凝聚力。

新京报：收入分配改革，
现在似乎推动的阻力很大，阻
力、困难到底在什么地方？

宋晓梧：困难在于收入分
配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涉
及到社会管理，也涉及到既得
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行政
性垄断行业，享受行政垄断的
优势。我们的行业差距过大，
但有的根本不承认有行政性
垄断行业，调整起来都很难。

三公公开关键在社会监督

新京报：关键是打破既得
利益格局不容易。

宋晓梧：要调整既得利益
格局，比较困难。这种调整，
和刚开始改革开放不一样。
上世纪 80 年代刚开始改革开
放是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
使大多数人得益。现在要调整
利益格局，收入高的那部分可
能有点损失。国家财力大大提
高了，“提低”有了本钱，但“限
高”很难。如果“提低”的速度
赶不上高收入者的增长速度，
收入差距还会扩大。

新京报：具体该怎么做？
宋晓梧：关键要下决心。

比如，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过
高问题，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
中期，国务院会议上就说要解
决，至今举步维艰。

新京报：有些试点已经启
动，但推进比较缓慢，比如官
员的财产申报。

宋晓梧：用不着试点。就
是下不下决心，从上到下。

新京报：你支持官员财产
公开吗？

宋晓梧：我当然可以，我
有多少房产，多少财产，老婆
孩子干什么的，都可以。

新京报：从去年，中央开
始公布部委“三公”数据，有人
反映看不懂，太笼统。

宋晓梧：这算是很大的进
步。一些数据我也看不懂，不
知道为什么有的部门花的钱
那么少，有的部门花得那么
多。我也没有条件去核实这
些数据。其实问题的关键在
于有没有社会监督，只靠部委
自己公布还不够。

中央应协调各地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

新京报：现在有说法，月
收入7500元都没有安全感。

宋晓梧：改革初期人均200
多美元，现在4600多美元，眼看
奔5000多美元了。但好像社会
不稳定的情况还增加了，怨气
多了，不安全感多了。

新京报：普通人的安全感
怎么增加？

宋晓梧：一个重要的方面
是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不能够走回头路，再搞铁饭
碗，大锅饭。社会保障应该更
加完善。近年来社会保障制
度建设有很大进展，从制度设
计的角度看，基本全覆盖了。

但社会保障体系也存在
问题，如社保的“逆向转移”。
二次分配，应该弥补一次分配
的差距，这是社会保障的基本
功能。但现在我们的二次分配
在一些方面甚至扩大了一次分
配的差距，成了“逆向转移”。

新京报：你去年的提案要求
解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和机关
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双轨制问题。

宋晓梧：这个问题提了多
少年，还是解决不了。社会保
障是中央定原则、框架，地方
定具体的标准、实施细则。这
样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越有钱
提高当地的保障、福利水平。
结果收入分配的区域差距随
着二次分配逆向转移，差距更
加扩大。当然，中央对欠发达
地区有转移支付，还有扶贫项
目，那是缩小一次分配差距
的。我很担心二次分配扩大
了一次分配的差距。

新京报：社会保障的区域
差别也很大。

宋晓梧：对，过去是地方
定标准、地方定实施细则，应
该改为基本公共服务的事权，
要适当、适时提到中央，由中
央平衡各地基本公共服务的
标准，同时要建立统一的基本
公共服务保障机制，保证全体
国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新京报：你意思是这些标
准都由中央层面定？

宋晓梧：应当由中央协调
各地的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新京报：对深化经济体制
改革，你怎么看？

宋晓梧：现在改革面临的
关键问题就是政府与市场的
边界如何划分。必须划定政
府和市场的界限。

宋晓梧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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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政协委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就目前的改革形势、收入分
配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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